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李白赋咏的黄河与现在的黄河水道不尽相同。此后千年，

黄河长龙摆尾，历经数次改道，忽而北从天津入渤海，忽而南
向夺淮注黄海。到晚清时，黄河合泗入淮又已三百余年，这安
静令人不安。

1852年，魏源写出《筹河篇》。他在文中预测：黄河河道必
将会改道北流，由大清河(古济水)入海。果然，三年后1855年
(清咸丰五年)8月1日，黄河于河南兰阳(今兰考)铜瓦厢决口。
黄水从撕破的堤口直冲而下，肆虐异常，千里平畴，尽成泽国。

鲁西南史上饱受洪灾之苦。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的
黄河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流之一，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
602年)以来，黄河下游大改道26次。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其中
流路涉及菏泽的有12次。含沙量高达三成的黄河水每次冲淤，
往往会淤出大片肥沃的滩地，天长日久，人们在滩上垦殖居
住，形成聚落村邑。而一旦改道必然大水漫流，对滩地来说，就
是灭顶之灾。

1855年，铜瓦厢决口后，自河口上溯至铜瓦厢，黄河在山
东境内流经21州县。而此次山东有34个州县受灾，东明、菏泽、
鄄城、郓城、巨野、金乡、范县、寿张等地灾情十分严重。当时的
县志记载了这一惨况。菏泽县志：“水势异常汹涌，郡城几遭倾
覆，而四乡一片汪洋，几成泽国。”金乡县志：“庐舍多圮，城内
行舟。”阳信县志：“黄河决入大清河漫溢，秋禾尽没，房屋倒塌
无算。”……

黄河北流，冲毁的是山东、河北等地区土地，而且黄河北
流后，洪水灾害便长期存在，山东巡抚丁宝桢坚决要求堵住决
口，恢复南行河道，由淮入海。但对于安徽、江苏等地来说，黄
河决而北流，送走了缠绕七百多年的瘟神，岂能主动召回？安
徽人李鸿章则代表着南方地主的利益，针锋相对主张因势利
导，维持北流的新河。争执双方为了各自利益互不相让，于是
黄河也就在鲁西南随心所欲肆意漫流，人民水深火热。直到同
治三年，地方官在民众自发筑起的民捻基础上开始筑堤防洪，
历经二十年，到光绪十年新河堤防才终于完工，今天的黄河大
堤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从1855年到1938年，黄河在山东行水83年，其中就有57年
发生决溢灾害，可谓三年两决。这57年里，山东累计有966县
(次)受灾。黄河改道前，大清河两岸人口稠密，经济繁荣。而随
着那场延续20多年尘埃方始落定的争论，山东永远失去了大
运河的漕运优势，也挥别了500年的繁华和永阜大盐场的源源
宝藏。

在为患鲁西南百年的灾害链中既有天灾，也有人祸。民国
二十七年(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国民党政府采取

“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河南郑州黄河南岸的渡
口——— 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黄泛区。
据1948年的统计，从花园口决堤到1947年堵口，九年间仅山东
因黄泛而死亡的人口就达40万人左右。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蒋介石宣称的“可抵四十万大
军”的黄河战略，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决定堵复花园口的决堤口
门，让黄河水回归故道，企图在冀鲁豫和渤海解放区没有修复
堤防工程的情况下，制造新的黄泛区。

战争的九年间，鲁西南黄河故道堤防受战争和自然的破
坏，堤垅残破不堪，险工毁坏殆尽。同时，黄河下游沿岸40万军
民，在黄河滩上开辟了田地，建起了村庄。如堤防未及修复，黄
河水突然回归，势必决堤泛滥，下游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为了解除“黄泛区”人民的疾苦，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大
局为重，同意让黄河归故。这样，国共两党围绕黄河归故问题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进行行了了一一系系列列的的谈谈判判，，签签订订了了一一系系列列协协议议。。

然然而而，，11994477年年33月月1155日日凌凌晨晨33时时5500分分，，国国民民党党当当局局在在解解放放区区
复复堤堤工工程程尚尚有有3377处处险险工工未未完完成成、、堤堤防防6600多多公公里里未未修修复复的的情情况况
下下，，单单方方面面在在花花园园口口堵堵口口合合龙龙，，放放水水归归故故。。仅仅冀冀鲁鲁豫豫解解放放区区沿沿
河河1100个个县县的的滩滩区区，，被被淹淹村村庄庄即即达达223377个个，，淹淹没没耕耕地地2277万万多多亩亩。。解解
放放区区出出动动3300万万民民工工组组成成的的治治黄黄大大军军日日夜夜奋奋战战在在长长达达330000多多公公
里里的的大大堤堤上上，，最最终终，，黄黄河河安安全全归归故故，，两两岸岸人人民民的的生生命命财财产产没没有有
出出现现大大的的伤伤亡亡。。

之之后后，，刘刘邓邓大大军军发发起起鲁鲁西西南南战战役役，，拉拉开开人人民民解解放放军军战战略略进进
攻攻的的序序幕幕。。这这不不仅仅标标志志着着““黄黄河河战战略略””彻彻底底破破产产，，而而且且到到新新中中国国
成成立立，，这这段段黄黄河河安安然然度度过过了了三三次次汛汛期期。。

三年两决

为患百年

的灾害链

□ 本 报 记 者 李子路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王恩标

5个人捆在一起不让风刮跑，工作
服被树枝刮成条，群众敲锣放鞭炮发求
救信号，一巴掌拍死十几只蚊子……在
黄河滩区，这些汛期里发生的故事，稍
上年纪的人都能讲上几段。

“ 老黄河”轻伤不下火线

1982年8月4日，东明高村水文站洪
峰流量超过12000立方米每秒，汇流特别
快，来势凶猛，对堤防工程威胁巨大。
不久，菏泽黄河滩区全部漫滩，形成刷
槽淤滩、顺堤行洪的局面。

原菏泽黄河河务局水政科科长苏衍
豪，当时任鄄城县黄河修防段工程股副
股长，直接参与了刘口险工的抢险工
作。他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虽然事情
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当时的情景仍然
历历在目，真是惊心动魄、险象环
生。”

苏衍豪记得，当时洪水冲刷过程就
像切豆腐块一样，坍塌十分严重。

鄄城修防段的工作人员全部投入抢
险，还组织上千民工昼夜3班不停歇巡
堤。河堤上下10千米内的柳树、杨树全
部采伐一空，县指挥部不得不从几千米
以外运送料物支援抢险。

连续的阴雨造成坝顶路面深陷 2
尺，只能靠人背肩扛运送物资。“ 大家
没有任何防雨工具，任凭风吹雨打，身
上分不清水和泥，几天几夜没有穿过干
衣服。”苏衍豪说。

轻伤不下火线。几天下来，抢险人
员仅有的工作服基本都已刮成了布条，
鞋子也露出了脚趾，好多人手上起泡，
没有人不眼睛红肿，没有人不声嘶力
竭。苏衍豪亲眼看到有民工把几根木头
送到堤防，瘫倒在大堤上。

在2号坝抢护中，由于坍塌过快，
有3名抢险队员被裹挟着带入滔滔急流
中。现场抢险人员惊呆了，拼命往下游
奔跑，直到人露出水面，大家才松了一
口气。休息1个小时后，落水职工又到
了抢险第一线，重新抄起家伙抗洪。

苏衍豪说：“ 幸亏当时有‘ 老黄
河’们精湛的抢险技术和新招收青年职
工的无畏拼搏，大堤才保了下来。”

为了呼救敲锣放鞭炮

1996年8月，黄河花园口站连续出现
两次洪峰，菏泽211段坝岸出现险情271
次。东明县滩区在洪峰未到、黄河流量
不到3000立方米每秒的情况下，就开始
漫滩，很多滩区群众来不及转移，生产
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时任东明县焦园乡政府民政助理员
的李少旺，当时在救灾一线。村庄被大水
围困变成“孤岛”，出入只能靠船。

水下的玉米秆经常缠住螺旋桨，有
时候费了半天劲才能开几十米。身为民
政助理员，李少旺每次都开着船去村里
转移受灾群众。他回忆说：“那时候通讯
条件差，老百姓如果需要转移，有的放
鞭炮，有的敲锣打鼓，我们就循着声音
去找。”

大堤上是泥泞的土路，车开不动，
救灾人员就下车边走边跑。堤外群众自
发上大堤巡防，几乎每隔1米多就有一
人站岗。李少旺告诉记者：“ 秋季蚊子
多，到了晚上，你一个巴掌拍下来，手
上就有十几只蚊子。”

提前训练船员起作用

2003年秋天，黄河流域发生了近20
年未曾有过的秋汛，历时长、洪量大，
整个抗洪过程在狂风暴雨中进行。

连续的阴雨天导致气温骤降。长兴
集乡人大主席郑趁印说：“刚开始救援时
我还穿着短袖，过了一个星期，就开始
穿军大衣了。”夜间的黄河滩区，气温
比白天低接近10摄氏度，不少抢险队员
救援灾第二天就患上了感冒，但他们喝
点姜汤、吃几片感冒药，就又投入战
斗。

村民张瑞杰参加过1998年长江抗洪
抢险，这次救援他开着冲锋舟多次进村
救人。他记得，有一次晚上十点接到群
众求助，村里有人突发疾病需要送医。
张瑞杰马上带着人开船过去，把病人送
到了医院。

长兴集乡宣传委员李少旺说：“ 对
于这场大水，乡里还是有所准备的，
2003年春季就专门挑了5个人，训练他们
怎么开船，张瑞杰就是其中之一，没想
到真派上了用场。”

水患，滩区记忆里不休的魔咒

消失的唱门 远去的号子
“ 堤西发大水，面少和得稀”，艰辛停留在滩区人的生活里

□ 本报记者 子路 宝书 一颖

“ 看今天规划道路好宽，树又绿房
又亮换了新天。”这两天，东明县竹林
新村村民魏莲枝正忙着把写好的词谱上
曲，宣传新村生活。30年前，她印象最
深的唱词却是“ 堤西发大水，面少和得
稀”。

在黄河滩区，再好的年景一来洪
水，很多人家下半年就过不上温饱生
活。他们就到邻村甚至更远的地方要
饭，为了要得多点，还要编一段唱词，
当地人管这叫“ 唱门”。很多滩区群众
都有过“ 唱门”的经历，不少人因此练
就了一副好嗓子。

搬到新村后，房屋安全了，道路畅通
了，群众生活变好了，“唱门”不见了，魏
莲枝觉得，以前的歌曲小调还要唱起来。

73岁的彭忠从小在黄河边长大，他
是黄河号子优秀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
说：“为防水患，沿河建起堤坝，劳动人
民在运土、打夯，齐聚力量、共同用力
时，情不自禁地发出了‘ 哎、嗨、呀、

吆’等喊声，逐渐形成了脍炙人口的号
子。”

“ 根那木桩嗨呀，嚎嗨哟嗨嗨嗨
嗨！……不怕那黄河嗨呀，嚎嗨哟嗨嗨
嗨嗨！人多那力量大嗨呀，嚎嗨哟嗨嗨
嗨嗨！能战胜嗨呀，嚎嗨哟嗨嗨嗨
嗨！……”

高亢的黄河号子，记录了先辈们治
水的画面和故事，凝聚了黄河儿女守卫
家园的果敢和决心，更承载着百姓为追
求幸福生活而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念……

□ 本 报 记 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王恩标

9月下旬，东明县焦园乡丁老汉家
的花生丰收了，粒大、饱满，喜滋滋地
拉回家。

人常说黄河是铜头、铁尾、豆腐
腰，东明正处于“ 豆腐腰”地段。这里
一片平原，没有约束洪水的高山、峡
谷，只有极易被冲刷的沙质土地。每到
汛期，黄河就像一条黄龙，奔腾着、咆

哮着，汹涌的水流在东西大堤之间滚来
滚去，当地人称之为“ 滚河”。

滚河，使滩区的耕地、房屋经常
“ 掉河”，严重时整个村庄消失。所

以，滩区的土地今年在河东，明年就可
能在河西；今年土地少些，明年又可能
多些，频繁地变动，就有了“ 十年河
东，十年河西”之说。

如果家在河东，土地却“ 滚”到了
河西，就只好隔河种田。虽然隔河种田
很艰苦，但对滩区的百姓来说已习以为
常。历史上，每当春种秋收、夏收夏管之
时，农民都得过河去干活。特别是收麦
时，人们提前几天就先把干粮做好晾干。
麦子一熟，老人孩子在家留守，男女劳动
力就带着锅灶柴火被褥农具，还有准备
搭庵子住的席、箔之类，像搬家一样，乘
船过河去地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渴
了，喝几口黄河水；累了，到草庵里歇会；
饿了，啃几口干馍。如逢下雨，草庵若挡
不住风雨，更是受罪难忍，衣服湿了自己
暖，铺盖湿了坐在草庵里等天明。“过河
必须用船，过去都是用自家的小木船或

摆渡船，很不安全。现在有了浮桥，开机
动车过浮桥种地，方便了许多。”丁老汉
说。

滩区既然隔河种地难，还经常遭水
灾，为何不迁居堤外呢？老话讲，滩区
耕地多，洪水一灌，土地肥沃，不用肥
料，庄稼就长得很好！只要不被水淹，
收成怎么也比堤根强，素有“ 十年九不
收，一收吃九秋”之说。堤根的土地差不
多都是盐碱地、青沙地，“穷堤根，富河
沿，种一葫芦有时还打不出俩瓢来”。

除了生产生活，滩区人在为人处
事、性格脾气上也有不同之处，形成独
特的滩区现象。过去常遭水灾，滩区人
的财产没有保障，不像堤外人考虑长
远，处处节省。堤外人说滩区人“ 有了
狠，没了忍”。滩区人很要面子，对待
客人，十分热情慷慨，恨不得倾其所有
进行招待，即使家里没吃的了，到邻居
家借瓢白面和几个鸡蛋，也要给客人
吃。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习惯，使当地人
的性格像黄河一样奔放，对钱、粮上的
事不锱铢必较。

黄黄河河汛汛期期，，干干部部群群众众抢抢险险救救灾灾。。（（ 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这这是是第第三三次次黄黄河河大大复复堤堤的的情情景景。。万万人人上上堤堤，，手手挖挖肩肩挑挑((资资料料照照片片))。。新新华华社社发发22001133年年66月月，，邹邹平平县县黄黄河河河河务务部部门门工工作作人人员员进进行行黄黄河河标标准准化化堤堤防防建建设设。。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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